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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中失语的凯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

女性失语
刘雪媛

东北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819；

摘要：《喧哗与骚动》以南方淑女凯蒂的堕落为叙述中心，通过三个儿子的内心独白及黑人女佣迪尔西的全能

视角，讲述了南方没落地主康普生一家的家族悲剧。在叙事方面，福克纳采用了极不传统的手法，例如，作为

叙述中心的凯蒂没有亲自出场叙述故事，因此读者对于凯蒂的认知完全来自他人的讲述。福克纳采用的这种叙

事手法——让故事的核心人物凯蒂在叙事中完全缺席——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女性的“失语”。本文从女

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解读福克纳笔下的凯蒂失语的原因及其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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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凯蒂没有自己的一章这一设定，福克纳的解释

是：她太美丽、太动人，不能降低她来亲自讲故事。（吴

彬 24）然而，作品中多处暗示：凯蒂身处父权社会及男

性权力至上的语境中。因此，凯蒂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

却在众声喧哗中沉默不语。这或许是福克纳的暗示——

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在现有的以男性为主的语境中被

剥夺了话语权，丧失了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凯蒂在家庭中确实处于被打压和排挤的地

位，其话语权力确实是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视的。围

绕着凯蒂的失语，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旨在探究

凯蒂失语/话语权丧失的原因，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含

义。

1 凯蒂失语/话语权丧失的原因

造成女性在历史和文学史中沉默与缺席的原因很

多，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

父权体制的压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菲勒斯”是一个

隐喻的男权符号，所以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是人们一般

所说的男权中心主义。它认为男性优于女性，更广义的

解释为，男性对人类所有事物都具有合法的、通用的参

照意义。（徐颖果 79）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

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

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

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其次，将女性客体

化。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

女性的创造力，避免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

多领域。

法国女性主义者深受其影响。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批

评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

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

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

她被迫保持沉默。（朱立元 135）提及《喧哗与骚动》

中凯蒂的失语，其根源性原因很可能是男性权力占据中

心地位。这种明显不平衡的权力分配，很轻易地造成了

女性被遗漏、被打压、被边缘化的现状。

父权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分工确立了男性对于主流

话语的掌控地位。历史和文学史编纂者或撰写者通常都

是男性，这就赋予了他们权力来弱化甚至遗漏女性所书

写的历史。女性不仅被父权制赶下了“创造历史”的舞

台，而且，即使女性曾经创造过历史，它也被男性历史

撰写者或男性历史学家故意掩盖了，从而导致女性一直

游离于父权文化的边缘，“被隐形”、“被消失”在史

书之外。而这种“被边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女性和女

作家的沉默与缺席，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父权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分工不仅限制了女性所扮

演的角色，还将其活动空间严格控制在狭小的家庭之内。

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各个方面被频繁打压，致使其话语

权丧失。细读《喧哗与骚动》，不难发现：这个家庭里

的每一个男性都能限制凯蒂的行动自由，包括有严重智

力障碍的班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康普生太太

——和凯蒂身处同样境况的一位南方淑女——也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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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施加了一定的压迫。

班吉和凯蒂亲密无间，尽管班吉有着严重的智力问

题（班吉 33岁的时候，智力和三岁的儿童差不多），

但是每当凯蒂做出所谓的叛逆行为，比如和男友约会，

比如婚前失贞，班吉竟然都能够通过凯蒂“消失了的树

的香气”来感知到。凯蒂和男朋友 Charlie约会被班吉

发现，班吉大哭。为了让班吉不再哭，凯蒂甩下了男朋

友，甚至用香皂洗自己的嘴；凯蒂委身于艾密斯那一天，

班吉又一次捕捉到了姐姐身上的变化，他又大哭，将凯

蒂推进浴室去，想要冲洗掉她的不贞。

尽管班吉和凯蒂之间珍贵的姐弟情不可忽视，但是

在这些被描述出来的细节里，暗含着的是——班吉这个

男性，在以自己的方式规训凯蒂。对于班吉来说，凯蒂

的任何会让她失去贞洁的行为，都会让班吉不安焦虑，

于是每到这个时候班吉就采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让凯蒂

心软。在一次次心软中，凯蒂不断让渡自己的权力，逐

渐走向了失语。（胡全生 50）

为凯蒂的贞洁感到焦虑的男人，康普生家还有一个

——昆丁。这种焦虑在昆丁小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七岁

的凯蒂在玩水的时候想脱掉裙子，昆丁不允许。凯蒂非

常有反叛精神地脱掉了裙子，然后昆丁给了她一耳光。

女性的失语，往往不是由于不敢说，而是受到社会禁忌

和限制的束缚，或者受到习俗和实践的更为隐蔽的暴虐

和阻遏。昆丁打凯蒂，其实是对自己话语权力的强调，

他的行为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信息——“如果你不听我的

话，你就会挨打”。凯蒂在挨打后没有说任何话，在此

过程中凯蒂被剥夺的不仅是“玩水的时候能不能脱裙子”

的权力，还有她的话语权。

除了家庭里男性的规训、打压，更出乎人意料的是，

康普生太太竟然也对凯蒂实施过类似男性发出的压迫。

康普生太太和凯蒂同为南方淑女，但是在凯蒂失贞后，

康普生太太不但没有设法帮助被诱骗的女儿恢复心灵

的创伤（冯溢 552），还要与她划清界限，把她视作耻

辱。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竟然让我生下这样

的孩子。”(福克纳 212)。后来凯蒂被丈夫抛弃,她为了

康普生家不受辱，残酷地把凯蒂逼出家门，自私地不让

她见到自己的女儿小昆丁，还不让任何家人提起凯蒂。

康普生太太从小受到的就是经典的淑女教育。旧南

方父权制奴隶社会孕育了这种淑女文化。它强调女性为

男性的附属品，反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唯一的活

动领域是家庭，南方女性应是“虔诚的、顺从的、柔美

的”（McMillen190）。更重要的是，南方淑女一定要

纯洁，南方淑女的贞操像宗教的信条一样不可侵犯。康

普生太太沿着这条路走了太远，最终屈服于这种父权的

压迫，并且渐渐成了父权制的帮凶，打压同为女性的凯

蒂。有评论家将康普生太太评价为“父性的母亲”，这

其实不无道理。

女性的失语也有可能是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长期

的压迫和奴化教育，男性价值体系已经内化成为多数女

性自身的观念。她们接受了处于边缘地位的命运，已养

成了在男性面前怀着谦卑心态的习惯。因此，即使有过

什么“丰功伟绩”，女性也会闭口不谈。更别提说出自

己的委屈、为自己发声了。

凯蒂的失语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形成了。班吉经常描

述凯蒂“像树一样香”，某次凯蒂擦了香水，班吉察觉

凯蒂身上的香气消失了然后大哭。凯蒂为了安慰班吉，

带着班吉去把香水送给了女佣迪尔西，然后凯蒂竟然说

“我不爱用香水”(62)。可是凯蒂明明很喜欢香水这些

玩意。在凯蒂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她早早让渡

发出自己真正声音的权力。

对于长大后的凯蒂来说，话语逐渐被证明是无用的。

她多次发声，但是不能为自己争取到任何权力。例如，

凯蒂深知弟弟杰生爱钱的本性，出价一百美元以求看女

儿一眼。为了钱，杰生答应只给她看一眼。他坐在出租

马车上，把小昆丁举在马车窗前。“当凯蒂扑过去想摸

摸女儿时，杰生命令车夫用鞭子抽马，于是马车像一辆

救火车似的从她身边冲了过去”。万般无奈，凯蒂出价

一千美元想要回女儿，杰生讥讽她赚钱的方式：“就是

用弄出小昆丁来的那种办法。”（355）凯蒂哑口无言，

她完全被杰生打倒了。杰生的话语是锋利的刀子，轻而

易举就能刺穿凯蒂的心。而凯蒂的话语如同羽毛般，轻

飘飘的，没有任何力量，也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凯蒂

也没能要回小昆丁。这一处尖酸的描写向读者解释了凯

蒂为什么会接受自己失语——持续的失望让她丧失了

反复发声的勇气了。

2 众声喧哗中的失语——无声亦是最大声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语言

的差异决定着世界观的差异。（Sapir45）受萨丕尔影

响，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之间，语言决定论有很重要的地

位。语言决定论指语言决定人的认知、因而也决定现实。

对于女性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另一性别主导的。因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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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语言是男性语言，男性拥有更多话语权，所以我们所

认识的世界其实是男性眼中的世界。

现在的世界是以男性语言为主导的，女性话语权处

于较低的地位。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无论是主动

失语还是被动失语，最终都指向女性权力在菲勒斯中心

社会的霸权与父权体制的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女性越

是失语，其权力就越被弱化；女性权力越被弱化，女性

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就越被动，话语权力就越

难以得到伸张…要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女性意识进一步

觉醒，通过激烈的反抗或是解构现有语言等手段来扩大

自己的声量。

在《喧哗与骚动》中，母亲是南方淑女悲剧的第一

代，凯蒂则是第二代，但凯蒂的用行动打破了这种僵局。

凯蒂漂亮、热情，富有同情心，对弱者充满理解、关怀

和无私的爱，可以说，她是人性的美好体现。但是，她

具备不能包容于南方男性社会的特征：她追求知识，有

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反抗精神。她从小就争强好胜，做游

戏要当国王、做将军；祖母去世的那一天，唯有她勇敢

地爬上大树，窥探屋内的秘密。她坚持“男孩子干什么，

我也要干”；对于康普生夫人的告诫，她一概置若罔

闻……随着年龄的增长，凯蒂与社会习俗、传统观念发

生冲突。她反叛南方淑女道德观中的贞节，与男人幽会，

婚前怀孕，离家出走…

凯蒂的声音虽然被剥夺，但是她的身体依然属于自

己。因此，尽管凯蒂在整个叙事中保持沉默，但是她的

叛逆行为和悲剧般的结局如鲜血般染红了她的女性觉

醒之战的旗帜。她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杀出来，

走过了头、成了一个放荡的女子。然而，她的叛逆、她

的悲剧结局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在堕落和破碎的同时，

凯蒂在自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了其作为女

性的自我重塑。

3 结论

在《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在叙事方面的缺席象征

着女性的失语。在父权社会里，女性的书写被刻意遗漏，

女性的行动自由及言语自由被频繁打压，女性逐步失去

自己的声音。这种失语或许是主动的，或许是被动的，

但其主要原因都是源于菲勒斯中心社会的霸权与父权

体制对于女性话语权的打压。

在父权社会的规训下，以凯蒂为代表的女性被逐渐

驯化，被剥夺话语权，进而被整个社会弱化、淡忘。凯

蒂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其失语有诸多含义。从语言决

定论角度看，她的失语是女性权力受到压迫的表现。在

笔者看来，凯蒂的失语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语言的异化，

也就是说，在男性抢占话语权时，凯蒂通过沉默来进行

反抗。

“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

何意义。”众声喧哗时，失语就变成了一种反抗。凯蒂

以其失语为鼓，以其叛逆的行动为锤，在她自己都没意

识到的情况下，发出了福克纳作品中第一次女性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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